
07□主编：郝 良
□责编：王 梅
□编辑：罗烽烈

20252025年年1111月月1111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凤凰山·巴山夜雨

北山北山，，白杨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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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子柿子（（外二首外二首））
□□张步伐张步伐

去往北山，是在一个秋日。
北山之名，于我并不陌生，它与

我那民歌缭绕的故土马渡关山水相
连，只有三十余里乡路。
马渡关是“中国民歌之乡”，出

了个李依若，将《康定情歌》撒遍全
球；北山则出了个梁上泉，一曲《小
白杨》，在新中国几代人的唇齿与心
田间，生了根，发了芽，红了大半个
世纪。北山是“中国诗歌之乡”，我
这个从民歌之乡走出来的“诗歌
迷”，早就想去北山，奔赴一场诗歌
朝圣之旅。

一

踏入北山的洞滩村，脚下便是
那条传闻中的诗歌古道。石阶蜿
蜒，已被岁月磨得光润。路旁的草
丛中，隔几步便有一座厚重的石碑，
像沉默的卫兵，又像殷勤的向导。
碑上刻诗，是北山人的诗。有名家
的吟咏，更有农人的短章。行草的
畅达，隶书的工稳，裹着朱红的漆，
深深地镌刻在青石里。诗句光彩灼
灼，意韵悠长，我几乎是一步一停，
像被磁石深深吸引。沉浸其中，恍
然觉得这石碑就是路旁站着的一个
个北山诗人，正和我一一握手拥抱。
最醒目的还是半坡上展开的一

幅长卷，上书梁上泉先生的《北山是
个好地方》：北山好地方，今作诗歌
乡。情似洞滩水，意飞云雾岗。田
间随口唱，学子习吟长。后浪催前
浪，群英漫大荒。
这语言朴实无华，最贴近百姓

的口吻。读起来朗朗上口，却饱含
故土深情，寄望未来，意味悠长。我
忽然想，这村里的人，从垂髫到白
头，该有多少回在这石阶上行走？
这些诗句，或许正如种子一般，随着
他们日复一日的步履，悄悄落进了
心田，诗风盛行时，便长成了一片蓊
郁的森林。而我这样的外来客，走
过这一回，便将一座北山，装进了行
囊。从此，走到哪里，都忘不了这
山，这路，这石碑上的诗行了。

二

诗歌陈列馆，是北山作为“诗歌
之乡”最坚实的注脚。一座近千平
方米专属于诗歌的建筑楼，为一个
乡镇所独有，这本身就是诗歌的一
个奇迹。走进去，便像走入了中国
诗歌的长河。从远古的《弹歌》“断
竹，续竹，飞土，逐肉”，一路流过《诗
经》的河洲、《楚辞》的湘水，流过魏
晋的风骨、唐宋的气象，直至近代的
星火。这条河奔流不息，让人顿生
敬畏。
而梁上泉先生的陈列室，是这

条大河在巴山蜀水间激荡出的一朵
澎湃的浪花。从少小离家的青涩，
到军旅生涯的淬炼，他的手迹，尤其
是那页《小白杨》的原稿，静静地躺
在玻璃柜里。纸已泛黄，墨色变浅，
却原原本本呈现着那些涂改的字
迹。我仿佛能看见，那个穿着军装
的青年，如何蹙着眉、捻着笔，一字
一句地推敲，将故乡的嘱托与边关
的风雪，一同揉进了那株小小的白
杨树里。

墙上有一幅梁上泉的书法作
品，体现了他的诗观，更是如钟磬般
敲在我的心上：“诗坛应解呼吟苦，
少恋自身念众生。”短短两行字，在
“恋自身”者甚众的当下，愈发显得
沉甸甸的。北山的诗群，便是这精
神的延续。教师，农民，乃至其儿
子、著名词作家梁芒⋯⋯星光汇聚
在这里，不是孤高的点缀，而是漫山
遍野的、蓬勃的生命力。

三

去往梁先生故居的路，便是那
条名副其实的白杨大道了。
车行其间，两旁的树木飞速地

向后掠去，像无限铺展的影视长
卷。这景象，猛地将我拉回到中学
的课堂，拉回到茅盾先生的《白杨礼
赞》里。那是“笔直的干，笔直的枝”
“一律向上”“紧紧靠拢”，“绝不旁逸
斜出”的树。那是力争上游的树，是
倔强挺立在西北风中的树。校园里
朝气蓬勃的诵读声犹在我的耳畔回
响。
我们在观景台旁停下。对面的

点兵山，横陈如巨大的桌案，传说张
飞曾在此屯兵。山的右侧，一带山
坡斜逸而出，云雾缭绕处，隐约可见
一座灰瓦的四合院，出生在北山的
达州市诗词协会首届主席杜泽九指
点，那便是梁上泉先生的故居。
“小时候，我们几个小娃娃就在
那个院子里听梁上泉先生给我们讲
诗歌，讲诗歌的形象思维。江上一
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
狗身上肿。第一次听梁上泉老师给
我们讲张打油的《咏雪》，一辈子都
记得。”杜泽九笑着说。
观景台后，修建了一个哨所。

有一排整齐的白杨树。
我端详这些白杨树。在这林木

蓊郁的大巴山，她算不得高大，也算
不得茂密。四周有松柏的苍翠，竹
子的青碧，香樟的雍容，她夹在其
中，实在有些寻常。然而，在这秋日
里，万木尚绿，她却悄然转黄了。那
是一种明净的黄，一树一树，连成一
片，便成了她独一无二的风景。她
依旧是精神的，笔挺的，带着一种来
自西北的、不肯屈就的骨气。
耳畔，仿佛又响起了那熟悉的

旋律，悠远而清亮：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

儿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
带着它，亲人嘱托记心上啰喂
栽下它，就当故乡在身旁⋯⋯
这歌声，从这大巴山的深处飞

出，飞过千山万水，落在了北疆的哨
所旁。一棵小白杨，成了一个游子、
一个士兵心中的故乡。这哪里只是
唱给一棵树的赞歌呢？这分明是唱
给一切背井离乡、却将根脉深植于
故土的人们的心曲。

四

一条小石径绕过一块状如卧牛
的巨石，我们来到刘家沟半坡上的
那座四合院前。旧日的穿斗房大多
倾颓，正堂屋也已坍圮。青石板铺
就的地坝，堂屋高高的石坎，都生满
了茸茸青苔，在秋阳下泛着幽寂的
光。梁上泉先生已是近百岁高龄，
听说他八十五岁时回来过，长跪在
母亲的墓前，献上自己的文集。
我立在这废园之中，努力想象

着一个少年的身影。他就是从这里
出发，背着行囊，要用双脚丈量两天
的路程，才能到达城的中学。在那
里，他遇见了生命中的“贵人”，近代
教育家、诗人李冰如。给他这个农
家孩子讲什么是诗，怎么写好诗。
诗的大门，訇然中开。一条诗歌的
古道，从这长满青苔的院坝，悄然启
程，一路延伸，直至汇入中华诗歌那
片浩瀚无垠的汪洋。
忽然明白，北山之行，装进我心

里的，不只是一座山，不只是一首首
诗，更是这样一种生命的姿态。那
古道上镌刻的，是寻常百姓对美的
追求；那白杨树下传唱的，是游子对
家国最深沉的吟唱。而梁上泉先
生，这位朴实的农家子弟，正是大巴
山诗歌精神的缩影。
离开北山时，暮色渐起。回望

那条蜿蜒的白杨大道，一株株挺拔
的树影在薄暮中凝成了墨线，依然
清晰，依然坚定。它们守望着这片
土地，如同诗歌守望着人心。我知
道，从这片土地上，将走出更多的
“梁上泉”，他们带着北山的精魂，络
绎不绝，浩浩荡荡，走向更远、更广
阔的天地。

◎柿子
从枝叶间偷窥
树下迷乱的眼神
让羞涩变得大方

面对这样的强势
能做的只有甘愿放弃那些
不成熟的话题
从口中说出清香
带着婉约与豪放

故乡有十足的魅力
天空繁星闪烁
房前屋后挂出最亮的
夜里回家
清欢不迷茫

压弯枝头的岁月
再难弹回青葱的少年
失眠的犬吠
在柴门前续写
柿柿如意的对联

◎秋红
霜叶写满诗行
山风在诵读
纤指拨弄天高云淡
流淌素雅的琴音

淙淙的泉水
窃听鱼的鼾声
在大山的出口惊呼
原来 二月花
来自一场骗局

温暖无法背叛钟情
心巢涌动血色
霞却在傍晚流浪

有爱的人
写下手心里的温柔
应对浩渺无边的红

◎走过霜降
秋无能为力
挽留大地的余温
枝头攒出最后的色彩
燃烧抱团的火焰
照亮远方的目光
有不可言说的欲望

归来唤有乳名
头发染白的人
站在冷涩的田野
弯腰捡拾一株
带有霜的稻草
在指尖缠绕成一枚草戒
有着青春的棱角

炊烟渲染房顶这方舞台
风婀娜曼舞
大地坦露辽阔
牛的叫声擦亮犁铧
泥土有呵欠
呵出白白的气流
粗糙的手攥紧唾沫
劲大一些
锄就深一些


